
（1）时间和空间

（1.1）时间和空间的显现

我们设想这样的事物，它本身不显现，但是，它依赖其它的事物来体现显现作用。既然有这种可能性，这种事物就应

该以某种方式存在。空间和时间就应该是这样的事物，空间和时间本身是不显现的。空间通过其内部物体的体积（隔

离作用）的显现来间接显现；时间通过其内部物体的运动变化（动力作用）的显现来间接显现。实际上，我们观察到

的都是物体的体积和运动变化，而不是空间的体积和时间的变化，我们并没有直接认识到空间和时间。

也就是说，空间依靠其内部的事物来间接显现，而在它其中的事物是靠空间来隔离的；时间依靠其内部的事物来间接

显现，而它其中的事物是靠时间来变化的。这是一种依赖共存，这种依赖共存使得空间（时间）与个别的事物有了区

分。这种依赖共存的好处就是，凸显了空间和时间，并同时凸显了个别的事物。这样使得时间和空间成了个别事物的“容
器”（容器只是功能性的描述，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

这样看，空间只是一种具有隔离作用的事物，但是并不显现；时间只是一种具有动力作用的事物，同样不显现。所以，

时空中的宏观事物的显现和我们意识里的显现是不同的，宏观事物的显现是面向时空的显现，是为了时空而显现的。

宏观世界的事物，必须在空间中占据位置，并在时间中经历变化，才能存在和被感知。这种面向时空的显现，是事物

存在的必要条件。比方说一块石头，它是占有空间（时间）的，这块石头所占的空间（时间）就是一种面向空间（时

间）的显现。而我们意识里的显现则不同，并不向时空负责。我们意识中的显现，不受时空的限制，它可以是主观的、

想象的、抽象的。 例如，我们可以想象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也可以理解超越时空的概念。例如，我们感知到

的颜色并不在时空中，我们都无法在时空找到它，它是主观的事物，不是宏观世界中客观的事物。但是，我们也看到

了空间和时间同普通事物的区别。

这意味着空间（或时间）具有影响其他实体并与之互动的能力，而自己却没有直接可观察的有形的形式。这样看，空

间（或时间）就是一种纯粹的无形式作用（注意，不是无形式）。这是一种无形式作用存在的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既

能让无形式作用存在而发挥作用，也能使得其能够保持纯粹无形式作用的本质：它有形式，但不直接显现。这种存在

就是让其他的事物显现而显现其自身的作用，而又保持其自身。也就是说，空间（或时间）是无形式作用最纯粹、最

直接的一种运作方式。也就是说，空间（或时间）是最基本、最简单的无形式作用，再简单就是无形式了，在空间（或

时间）和无形式之间没有其它的无形式作用了。所以，空间是纯粹的隔离作用，时间是纯粹的动力作用。这样我们就

认识到了“无形式作用”确实可以作为一种特殊方式而存在。这种存在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而被认识。

（1.2）假设时间和空间是离散的（不连续的）

（1.2.1）空间和时间的最小单元

物理学上，普朗克长度 Lp被认为是能够有意义地讨论距离的最小单元，低于这个单元，传统的空间概念不再适用。普

朗克时间 Tp也被认为是时间间隔的最小有意义单元（Weinberg, 1977）。这两个最小单元需要假设光速不变原理。现

在，我们反过来，假设空间和时间都是离散的，由最小单元 Lp(普朗克长度) 和 Tp (普朗克时间) 构成，那么一个自然

的速度上限就是 c = Lp / Tp。这一速度上限对应于光速，表明穿越一个空间单元的最大速度为一个固定值。狭义相对论

中的洛伦兹变换可以理解为确保这一“基本操作速率”( c )在所有惯性参照系中保持恒定的时空变换规则（Einstein,

1916）。我们无论以什么的方式、什么样的角度测量光速，光速经过每一个空间的单元都达到了这个最大的固定的值。

因此，测量到的光速总是 c，因为它是这个基本过程的直接体现。

虽然时间和空间是由最小单元组成的，但是空间可以具有密度，即在特定区域内空间单元的分布密集程度。根据广义

相对论，我们知道时空的弯曲可以反映物质质量的分布情况（Einstein, 1916）。假设空间具有密度，我想质量越集

中，空间的的曲率越大，空间就应该越密集。

若运动是不连续的，粒子以离散的方式逐个穿越空间单元，则空间密度直接影响时间流逝，那么空间密度这个概念就

有意义。在高曲率区域（如大质量物体附近），空间密度增加，意味着单位体积内包含更多空间单元。粒子穿越这些



单元如同通过更多的“检查点”，需要更多普朗克时间单元，导致时间流逝变慢。例如，靠近黑洞的粒子由于空间密度

极高，其运动路径上的单元数量显著增加，从外部观察者看，其时间流逝明显减缓。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引力时间膨

胀”。引力吸引并非神秘的“力场”，而是空间密度变化的自然结果。质量集中使空间单元密集，粒子穿越高密度区域变

得“耗时”，轨迹向密度中心弯曲。所谓单纯的时间的快慢，只不过是相对于不同的空间的密度而言。

让我们通过一个思维实验来探索这个想法。想象有两个相同的空间区域，一个是完全空的，另一个包含一个电子。包

含电子的区域应该具有不同的空间密度分布。现在，如果让另一个粒子（比如质子）穿越这两个区域，它们的运动轨

迹应该会有所不同。在包含电子的区域，质子的路径可能会发生微小的弯曲，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电磁相互作用。

这个想法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可能统一了我们对不同基本相互作用的理解。引力、电磁力，甚至强核力和弱核力，都

可能是空间密度结构的不同表现。不同类型的粒子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空间密度，从而产生我们观察到的各种相互作

用。

质量和它影响的空间密度是共生的。如果质量只是空间的某种特殊结构，那么当质量形成时，其周围的空间就会生成

相应的结构。一方面，物体的质量的分布需要空间的大小来计算或描述，另一方面，质量的分布决定了空间的结构：

根据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 ��� + Λ��� =
8��
�4
���），质量-能量分布就决定了时空的结构。质量造成的空间的密度的变

化的传播速度不会超过光速 c，这种传播会经过每个空间单元。

在宇宙大爆炸的早期阶段（约 10⁻⁴³秒内），宇宙体积极小，其空间密度应该非常大，高空间密度意味着单位体积内包

含大量空间单元。假设粒子或能量以离散方式穿越这些单元，密集的空间结构会增加穿越所需的时间单元，致使时间

流逝非常慢。从外部观察者视角，早期宇宙的时间流逝接近停滞。

设想在一个宇宙飞船中，由于它被加速的很快，它“接触”的空间单元就会变多，相当于把它所在的空间的密度增大

了。宇宙飞船的运动并不是把它所在的空间密度变大了，而是它的高速运动导致“接触”的空间单元变多，这和大质

量的物体把空间的密度变大是一样的效果。空间密度大的地方，运动的物体接触的空间单元也多。这就像在行使的汽

车，它的速度越快，它受到的空气阻力越大，这就相当于把它所在的空气密度变大了，压力也增大了。宇宙飞船的这

种高速度，使得它所在的空间的密度增大，也就使得它的时间的流逝变慢。

从外部观察者看，在高速运动的飞船上的每一个运动变化都会变慢，也就相当于飞船所在的空间密度变大了，否则外

部观察者就会看到飞船上的某个物体的变化速度再加上飞船的高速而会超过光速。但是，从飞船上的观察者看，飞船

并没有接触更多的空间单元，因为他以他所在的飞船为参照。因此，在飞船上测得光速亦然是 c。

广义相对论是成功的理论，它的引力场方程描述的是一个连续性的、理想化的时空。真实的物理时空在普朗克尺度下

可能是离散的。如果基于离散时空提出的“空间密度”概念能够有效地描述或近似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所描述的现

象（即在宏观、低能极限下能够回归或匹配广义相对论），那么就可以认为“空间密度”概念是成功的。

（1.2.2）解释运动

既然时空是离散的，那么一个物体在空间中运动肯定不会经过它运动轨迹（把这个轨迹看作是连续的）上的所有的点，

而是经过有限的点。原因是如果它要经过连续的运动轨迹中的每一个点的话，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是无法显现的。

换句话说，即便是它经过连续的运动轨迹中的每一个点的话，也是无法显现的。既然无法显现，那么，就只能是理论

上会经过每一个点，而现实中却无法显现，也就是无法证实。也就是说，物体的运动只能是一段一段跳跃式的前进，

就像量子跃迁一样。这就是说，物体在空间中的运动是离散的，是不连续的。

为什么会出现量子？如果用无形式作用论的观点解释，就是因为动力要显现就必须进行隔离，一旦进行了隔离那么就

成了一份份的量子了。这表明，在量子物理学中观察到的离散性只是我们宇宙中无形式显现方式的必然结果。

我们再从芝诺悖论来看看运动这个问题。芝诺飞箭悖论：一只飞箭是不动的。因为在每一瞬间，它都在空间里占有一

个单个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这支箭在每个瞬间都是静止的。因此，芝诺认为运动是不可能的。



一只射出去的箭，它是有动力的，这个动力如果要显现成变化，那么就需要隔离，这是一个无形式联合转化。就像上

面分析的那样，这个隔离就是这只箭在它的运动轨迹上经过的有限个点。于是这只箭在无形式联合转化过程中显现出

了运动变化。如果运动是连续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显现。而芝诺悖论的问题就在于，它想要从静止的点推导出动力的

变化，结果却推出了这只箭没有运动变化，这是因果颠倒。因为这只箭经过的每一个点是动力的结果，而动力才是原

因。芝诺悖论的表述没有体现出动力作用，只是从隔离角度去看问题，因而会得出飞箭不动的结果。芝诺悖论的产生

是由于没有看到无形式联合转化作为背后的规律而产生的逻辑矛盾假象。

以离散的空间概念对运动的解释，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如果运动是连续的，那么会陷入“飞矢不动”悖论。

（1.2.3）先天直观形式

如果时空真的具有离散的“颗粒”结构，那么我们的大脑——作为一个物理系统——也是存在于这些时空“颗粒”中。这意

味着意识本身与时空的基本结构有某种深层联系。时空的离散结构或许是康德所说的“先天直观形式”——时间与空间作

为感知和理解的先决条件（Kant, 1781, B46）。然而，意识中的时空体验可以是连续的，如我们感知的平滑时间流或

无缝空间。这种现象表明，尽管客观时空的离散结构为意识提供了直观形式，意识却能超越这些形式。意识不受限于

时空的离散约束，不必向其“负责”。例如，想象虚构场景或抽象概念时，意识可构造超越物理时空的连续体验。因此，

我们的意识可以超越时空的离散结构限制。

（2）把“现在”作为一个新的维度

（2.1）现在

注意，是否存在着具有显现作用，但自身不显现而依赖其它的事物（显现中的事物）的显现而显现的事物呢？就像空

间和时间那样。我们已经得出结论，空间是隔离作用，时间是动力作用，那么根据无形式三位一体的逻辑，必然还存

在一个显现作用作为第三个维度。这个显现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先探讨一下过去、现在和未来：

1）“现在”就是显现作用：它是时空中的事物的直接显现和在场。

2）“过去”就是隔离作用：它代表已固化，是可区分的事件或状态，具有确定性。它为当前的状态提供背景。

3）“未来”就是动力作用：它代表潜在的变化和可能性，具有驱动力，它尚未显现，但推动着事物的演变。

时间是一个更宏观的、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流转的整体概念，其本质是变化的驱动（动力）。而当我们细致分析时间

流转的内部结构时，可以将“未来”视为这种驱动力的直接体现（潜能），“过去”视为已固化的结果（隔离），“现在”
视为事物的直接呈现（显现）。“时间是动力作用”是指其整体的流变本质，而“未来是动力作用”是指其构成环节中的驱

动因素。

现在能转化成过去，未来能转化成现在：

1）现在转化成过去，肯定需要未来，因为没有未来作为动力，现在根本不会有变化，这是一个无形式联合转化。

2）未来转化成现在，肯定需要过去作为基础，因为“现在”总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这是一个无形式联合转化。

我认为和时间空间相对应的这个显现作用的维度就是“现在”。同样，“现在”也不显现，它是依靠其中的事物来显现的。

“现在”就是纯粹的无形式显现作用。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世界中除时间和空间以外的第三个维度“现在”。“现在”
这个维度比时间这个维度更隐蔽，非常不容易让人能意识到。在相对论中我们已经知道时间和空间是一体的，那么，

其实时间、空间和现在是无形式三位一体的。它们的存在使得具体的事物具有现实的实存性。

前面提到了空间有最小的单元（L），时间有最小的单元（T），那么，“现在”就是变化的时间 T 在 L 上的一个“停

顿”，这个“停顿”就显现了时空中的事物。如果没有这个“停顿”，那么时间就是无限快的，任何的事情都会瞬间



完成而固定了，也就不会存在任何的变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使得这个最短时间的存在成为了可能。也就是使得时间的

存在成为了可能。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难以想象时间是如何形成的，但是有了“现在”这个显现作

用的维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了。其实，“现在”有直观（Immediacy）的特点，就是时间的一个“停顿”使得事物直接

的显现于时空中，没有中间过程。“现在”是“直观（Immediacy）”在“时间”这个动力维度上的一个特殊的、关键

的运作节点或界面：正是在“现在”这个节点，直观（Immediacy）使得时间流（动力）中的潜能（未来）得以“显现”

为现实，并即刻固化为“过去”（隔离）。

单独来理解时间是不可能的，只有从无形式联合转化的角度才能有本质性的理解：一个事物在空间的 L（隔离作用）上

的一个“停顿”（显现作用）而转化成了时间（动力作用）。

时空中的时间是和现在绑定在一起的：时间包含过去-现在-未来。因此，“现在”就以这样的方式和时间相关联。现在

肯定也是和空间相关联的，一个现实的事物一定是现在出现在空间的某个位置。这告诉我们，空间是三维的（上下，

左右和前后），时间是一维的（从过去到未来），而“现在”是零维的（现在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时刻，就像一个“点”）。
对“现在”的探讨以及对它和时空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将会大大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的这个宏观世界就是时

间、空间和现在所支撑的三维世界。

“现在”作为一个零维点与其作为显现作用的角色相一致。它代表了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时刻，这个同一性的点就

是来自显现。在这个时刻，时空和在它们中的事物汇集在了这一时刻而显现。在这个时刻，未来（潜力）通过显现作

用（现在）坍塌成过去。零维“现在”的概念与量子力学的某些解释产生了共鸣，其中波函数的坍缩通常被描述为在特

定时间点发生的瞬时事件。也就是说，波函数的坍缩使得作为量子的动力坍缩成了时空和现在框架所支撑的宏观世界

的粒子。

（2.2）量子纠缠

从光子本身来看，光子本身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因为光子本身的时间为零。这意味着从光子本身的角度来看，没有

传播距离，也没有经过任何时间。光子存在于一个永恒的当下，没有过去或未来。但是在这个单一的时刻光子会不断

经历转变和互动。这种变化就是动力本身的变化，和宏观世界中的时空没有关系。这种变化也不是时空中的变化。光

在时空中的传播这种变化是动力在时空中的显现。如何说明光子本身具有变化性呢？光子的叠加态就能说明这一点，

例如光子有两个基本的偏振态，通常对应于右旋和左旋圆偏振光。光子的偏振态可以是这两个基本态的任意线性组合，

即叠加态。但一旦进行了测量，光子的偏振态就会“坍缩”到某一个确定的状态上（右旋或左旋），“坍缩”到右旋还是左

旋是概率性的（不确定的）。这说明光子的叠加态就是一种变化（这是量子态的演化，其演化是幺正的、确定性的），

但这种变化导致了测量结果的不确定性，它不同于我们宏观世界的具有时空性的变化。

虽然从光子本身来看，光子并没有时间性。光子这种时间为零的状态其实就是光子的“现在”维度，也就是说光子本身

具有现在性。光子所具有的这种“现在”维度是绑定在作为动力的的光子上的，而不是和时空绑定在一起的。但是，

从时间维度来讲，光子应该具有时间性，因为，光子会随着时间在空间中传播。光子也具有一定的空间性，只是它的

空间位置是不确定的，以概率波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光子的空间性弱。观测只是将光子的空间位置确定下来。这

意味着我们的观测是在“坍缩”光子的量子态，并迫使光子成为宏观世界的时空和现在框架内的微粒。于是我们可以想

象，量子世界里的某些方面是不受空间控制的。比方说，量子纠缠。量子纠缠是一种非定域的关联，两个纠缠的粒子

即使相隔很远，也能够瞬间的影响彼此的状态。这好像是不受时间的限制，但是我认为其本质是不受空间的限制（不

受空间的限制，量子纠缠也就不需要时间）。因为，这种纠缠不传递任何的信息，如果是受空间的限制，那么必然有

经过的路径信息。也就是说量子纠缠根本就没有经过空间而相互关联。这种关联似乎超越了空间的限制，但它仍然需

要在“现在”这个维度中发生，因为任何事件的发生都需要一个“现在”的时刻。

我尝试使用无形式作用论对量子纠缠进行解释。

对量子纠缠的描述：量子纠缠是一种奇特的量子现象，其中两个或多个粒子相互关联，即使它们相隔很远。以偏振光

实验为例，当激光照射在中间的晶体上，产生一对“纠缠”光子，它们各自的偏振方向都处于不确定的叠加态。分别在



两边测量“纠缠”光子的偏振方向。然而，当你测量其中一个光子的偏振方向时，它的叠加态会立即坍缩到一个确定的

状态（例如水平偏振），同时，另一个光子的偏振态也会立即坍缩到相反的状态（例如垂直偏振）（Einstein, Podolsky,

& Rosen, Physical Review, 1935）。诡异的是：光子对是先产生的，两边的测量应该是独立的。因此无法理解，无

论如何改变偏振片的方向，另一边似乎瞬间知道这边的改变，这种关联不受距离限制，即使两个光子相隔数光年。这

挑战了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传统认知。

我的解释：在对两个“纠缠”光子测量之前，两个光子属于量子世界的动力的事物，不属于宏观世界的隔离的事物，虽

然它们分开了，但是并没有成为宏观世界的隔离的两个粒子。因此，不具有宏观世界的隔离的事物的距离性质（也就

是不受空间的限制）。进一步讲，从宏观世界来看光子，光子确实是在空间中传播的，但是这种传播是作为波的形式

传播的，并没有在宏观世界的空间中显现，还不是真正的宏观世界的粒子，也就没有宏观世界的距离性质。因此，这

种传播中的光子只具有隐藏的空间性，只有测量才能使的它们真正成为宏观世界中的隔离的粒子而显现出来。也就是

测量把光子隐藏的空间性变成了宏观世界的显现的空间性，因而也就有了宏观世界的距离性质。

也就是说，两个“纠缠”光子在被测量之前，它们作为一个“量子动力整体”，其内在的关联（潜在的相反偏振）是存在于

“永恒的当下”（光子的现在性），而测量则是在某个特定的“宏观现在”时刻，迫使这个整体在“时空和现在”的框架下显

现为两个具有确定属性的粒子，并且真正具有了宏观世界的距离。此时，两个光子的纠缠才会消失，原来相互纠缠的

偏振方向就会因此而显示确定的相反的偏振方向。

这些说明了，从宏观世界来看光子，虽然光子在空间中传播，但是，当我们没有观测它时，它并不真正作为隔离的粒

子显现在空间中，在空间中它只是作为动力的波而处于隐藏状态。它只是在量子世界中随着时间在不断的演化，而在

测量后，改变了量子的实体性质，将它们带入到经典的、隔离的宏观世界的粒子领域。

（2.3）意识里的维度

在我们的意识里有一个场景，但是，这个场景的空间性对于意识来讲并不重要，不管是这个场景多大，它都会装到我

们的意识里，也就是说在意识里空间性弱的。我们的思维甚至可以几乎摆脱这种空间性而只用抽象的符号来思考问题。

在意识里，我们的身体受到了撞击感受到了一段时间的疼痛，对于这样的直接受到刺激的意识显现，确实具有时间的

因果性，不过这只是外界与意识的交互。即便是我们的意识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在意识里没有一个时间性的标准去

测量这样的时间，而只能依靠宏观的时间进行测量。但是对于纯粹的意识来讲，可以几乎摆脱时间性。比方说，我们

可以以目的的方式思考问题，这样就是颠倒因果，目的在先，而原因在后。再比如，我们可以回忆过去，想象未来，

甚至思考超越时间的存在和意义。但这些思考的逻辑关系都是不受时间先后顺序控制的，虽然我们思考问题是有先后

顺序的。思想中的逻辑关系不受时间顺序的约束表明，意识思维的结构和物理现实的结构之间存在根本差异。这些都

说明了时间性和空间性在意识世界里是弱的，甚至可以净化到纯粹不受时空控制的程度。意识世界以显现作用为主导，

它更加关注事物的显现方式和意义，而较少受制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时间性和空间性被思维的规律（例如逻辑规律）

和思维的方式所代替了。

但是，在意识的世界里有“现在”这个维度，我们的意识都存在于“现在”，这也是意识世界里的主要的维度。正是因

为意识主要运作在“现在”这个零维的、非延展的界面上，所以它能够相对摆脱具有延展性的空间和一维流逝的时间的

束缚。也就是说，对于现在这个维度，在意识世界，量子世界和宏观世界中都有。是穿越这三个世界的维度。在意识

世界中，我们的意识体验都发生在“现在”这个时刻。在量子世界中，量子事件的发生和演化，也需要“现在”作为参照点。

在宏观世界中，宏观世界的事件和过程，同样离不开“现在”的参与。这也是“现在”维度的本质。因为“现在”本身就是具

有显现作用的维度，因此它具有同一性，能够包容和贯穿不同世界的特定形式和作用，从而起到统一作用。“现在”维
度将意识世界、量子世界和宏观世界联系起来，它是三个世界共同的交汇点。我们对宏观世界的感知，以及量子世界

的测量结果，都发生在“现在”这个时刻。“现在”同时也具有显现的直观性，只有“现在”才是最直接的，在这个维度，事

物直接显现了出来，没有中间过程。从无形式作用论的视角来看，“现在”可以理解为显现作用的终极体现。在“现在”
这个维度中，隔离和动力都退居幕后，只有显现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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